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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年礼仪承担了转换个体阶段性身份、地位、权利义务的功能，与其后个体的婚恋
活动、社会活动有着紧密联系，是后一阶段人生礼仪的过渡阶段。独具特色的蒙正苗族男性
成人礼仪更为典型地体现了过渡礼仪中的 “边缘礼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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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提出了人生礼仪
对完成人生各阶段、确立个体身份、地位等方面的

重要意义。只有通过 “过渡礼仪”，个体生命进程

中的各阶段 （不同身份、地位、阶段等）才得以相
互衔接并确立各自的权利责任。结合范氏理论，文

章以黔中地区蒙正苗族的成年礼仪为研究对象，通

过对蒙正苗族的发型、服饰、礼仪规范的变化，阐
述其成人礼仪的特征及文化内涵。

一、过渡礼仪中的成人礼仪

１．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

范热内普提出的“过渡礼仪”理论，是人类学、社
会学、民俗学研究不可忽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范

热内普认为，“每个个体的一生均由具有相似开头与

结尾的一系列阶段组成，即诞生、社会成熟期、结婚、

为人之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职业专业化

以及死亡等。其中每个事件都伴随着仪式，其根本

目标相同：使个体能够从一确定的境地过渡到另一

同样确定的境地。”［１］３－４也就是说，人生的诸多礼

仪，如出生、成人、订婚、结婚、丧葬等等都是通过一

定的仪式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或是状态，以赋

予或取消该个体一定的资格或能力。

过渡礼仪可以分为三层结构。首先，可以将一
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全部过程视为一个连续

不断的阶段，形成一个过渡礼仪体系。这其中所产

生或举行的种种礼仪活动或行为表现，视为不同人
生阶段的过渡礼仪。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经过

出生礼仪，他便脱离了 “神圣” （灵魂）阶段，被
赋予了生存的资格，进入世俗世界；成年礼赋予了

婚恋及参与社会事务的资格；婚姻及生育礼完成了

成年个体的责任；其后通过死亡 （丧葬）礼仪取消
该个体的生命资格，并将之与世俗世界隔离，回归
“神圣”。通过一环环的过渡礼仪，个体才能过渡到

下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在前后两个重要阶段的过渡，如怀孕
（胎儿）到新生儿、从儿童到成人、临终到死亡后

的灵魂过渡等，在这些特殊的时间点所举行的过渡

仪式。以普遍性的出生礼仪为例，通过命名、祭祖
等仪式来消除死亡世界 （基于生从死亡而来的思

想）对婴儿的束缚，赋予婴儿生的权利，使灵魂正

式归于肉体，让新生命正式纳入族群。在范热内普
看来，便是一个婴儿从 “旧有的死亡状态”过渡到
“新生的生命状态”的过渡礼仪。

第三，是具体某一仪式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

可能又包含了不同的过渡礼仪类型。范内热普进一

步将过渡礼仪分为三个亚类型：分隔礼仪、聚合礼

仪以及边缘礼仪。“分隔礼仪在丧葬意识中占主要

成分；聚合礼仪在结婚仪式中占主要部分；边缘礼

仪则在怀孕、订婚和成人礼仪中占重要角色。”［１］１０

如蒙正苗族的结婚礼仪中，新娘出门前要吃 “离娘

饭”，便属于 “分隔礼仪”，让新娘与娘家通过仪式

完成分离；在进入夫家大门前，要由一名寨老左手
拉住新娘，右手提着一只公鸡在新娘头上舞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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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念诵祝词，以示吉利，这属于聚合礼仪，让新娘

融入夫家；而从定亲到新娘回门结束这整个过程又

可以视为边缘礼仪，在这个阶段 （也就是阈限内）

新娘逐步脱离原有的身份 （家庭、村落、氏族），

但又没有一次性获得新的身份 （即正式被夫家认可

的已婚女性，被夫家所属的氏族所认可），这中间

经历了一段过程。在这个期间内，新娘的身份即是
“边缘化”的，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而礼仪赋予了

这一时期以神圣性和合理性。

２．对成年礼仪过渡性的普遍性考察

结合过渡礼仪理论以及多民族、多地区成年礼

仪风俗的表现，可以看出，成年礼仪并非一个独立

的阶段，而是婚恋活动、社会活动的衔接阶段。

（１）成年与婚恋的过渡

成年和婚恋在多种文化中都是不可分割的。

《礼记·曲礼上》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女

子许嫁，笄而字。”郑玄注：“以许嫁为成人。”［２］６４

又 《礼记·内则》：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郑玄注： “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

其未许嫁，二十则笄。”［２］１０１４女子订婚后至出嫁前，

大约１５岁左右便要举行笄礼，若一直未定婚约，

晚至２０岁左右也要履行。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多有

相似，其中青海贵德藏区的藏族女孩有一个隆重的

成年仪式——— “戴天头”，１３－１５岁左右时，少女

母亲将为女儿举行一场婚礼，其仪式与正式婚礼相

同，但并没有新郎。这一天母亲要为女儿梳上成人

发型，并举行一系列的仪式［３］。这一地区藏族女性

的成年礼采用了婚礼的形式，相当程度凸显了成年

与婚恋活动之间的必然性。

成人与婚恋活动之所以联系得如此紧密，当然

有生理性和社会性的原因。男女性在１２、１３岁后

便逐渐进入了性成熟期，但这一时期地域、民族、

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时间，但不

可否认需要对这一特殊的时期进行一定的 “处理”，

也即是范热内普所说的 “人生每一变化都是神圣与

世俗间之作用与反作用———其作用与反作用需要被

统一和监护，以便整个社会不受挫折或伤害。”［１］３

少年钟情、少女怀春的原始本能需要在成型的社会

文化中得以合理地释放。从社会角度来看，成人意

味着开始承担族群一员应有的义务，儒家冠笄之礼

通过仪式让个体认识 “礼”，但在儒家文化提出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男性被视为只有成家 （进

入婚姻）后才算真正地成人，可以承担社会责任。

（２）群体身份的过渡

成人礼仪也意味着从儿童群体过渡到成人群体

和社会群体。成人礼的重要性正在于标志着某人正

式被社会和族群认可，并因此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

担相应的义务。

汉人的冠笄礼作为将儿童过渡至成人阶段的礼

仪，特别是男性的冠礼，其中包含着深厚的儒家文

化精神。“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 ‘冠礼’的设

计，考虑的并不是个体身体发育是否成熟的问题，

也不是个体生存技能 （的手段、工具———引者补

注）是否独立的问题，而是基于一种先天的逻辑
———即合乎天理、物理与情理———以培养娴于 ‘待

人接物’之身体技能的文化体系。它强调 ‘以身作

则’，强调个体言行要合乎先验的人伦规范。人们

判断一个人是否 ‘成人’，要 ‘听其言、观其行’；

个体则要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衣着、名号等来

展演自己的成人身份。”［４］冠礼之后的成年男性其实

从生理上来说并没有完全成熟，也并不会马上承担

起作为一家、一族、一国成员的责任。但是从社会文

化的角度来看，他必须将“礼”作为最重要的人生准

则，舍弃儿童时期单纯的生理需求和行为模式，社会

和群体会以成人的标准来看待他。经过一定时间的

浸淫，这一个体将会达到“成人”的标准。

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岜沙苗族，男孩至１５岁
（虚岁）时举行 “镰刀剃发”的成年礼，意味着该

男子从儿童变为成年人，获得持枪这一重要的社会

成员权利，同样被视为族群中的正式一员，实现了

群体身份的过渡。

二、蒙正苗族的成年礼仪

蒙正苗族聚居于黔中地区的安顺市西秀区、镇

宁县、紫云县交界一带，包含江龙镇、革利乡、本

寨乡、宁谷镇、猫云镇等区域，人口三万多人。蒙

正苗族信仰祖先神 “竹王”，其民族信仰、穿着打

扮、生活习俗上颇有特点。但如果不考虑仪式名

称、时间等细节的话，其婚丧嫁娶等重大人生习俗

上与其他苗族亦有共性。

１．成年礼之发型的改变

蒙正苗族的成人礼也采用了改变发型发饰的方

法，虽然不像中原汉族或是其他少数民族有操办宴

席或是举行特定的祭祀仪式等较为隆重的仪式，但

是在蒙正苗族人们的意识中，发型发饰的改变对于

认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婚恋活动资格有着重要的

意义。蒙正苗族１２岁左右，男性要戴帽、女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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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盘发，这标志着他们从儿童到青年的转换。正如

古代中原汉族的男性冠礼和女性的笄礼一样，服饰

的改变也象征其身份的变化。

蒙正苗族成年女性的发型十分特别，将８寸长

的 “月牙型”木梳截为两节，用线绑扎在长１尺５
寸、宽１寸的２块竹片两端，将头发绕于其上，使

发髻斜挂于头部右侧，表示对竹王先祖的崇拜。蒙

正苗族男性发型上的改变是用一丈二尺青色布做成

头帕，将头发藏于其中，头帕有序交叉依次叠成三

角形，最后形成一个端正的六角帽。

对发型的改变是常见的成人礼仪。范热内普也

通过列举摩洛哥拉乎纳人女性在不同时期发型变化

的例子，提出 “发式不仅用来标志人生阶段，而且

也显示所处不同女性群体的身份。此类事例不胜枚

举，而我所希望指出的是，对头发的处理常常属于

过渡礼仪的类型”［１］１２２。

根据 《安顺苗族》一书的统计［５］５３－６４，以语言

为标准，将安顺地区的苗族划分为川黔滇方言十六

类和黔东方言二类，试举其中数分支来看：

（１）川黔滇方言之一：女性１２岁开始盘发，

用头发和毛线将发髻盘于头顶，并插入一个八寸长

半月形红木梳；

（２）川黔滇方言之二：少女及未婚时期女性不

戴头饰，留发辫盘于头顶，已婚妇女要盘发于右侧；

（３）川黔滇方言之八：该苗族支系将女性划分

为三个阶段：少女时期佩戴苗语名为 “帽羌纳”的

头帽，青色布料制成，帽顶有圆孔，帽尾呈圆弧

形，有绣花装饰；成年未婚女性的头帕 （头帽）有

便装 “戴幅”和盛装 “勾幅”两种，前者帽顶有３

－５寸椎体，后者在颈后方向有６寸左右的绣边白

布带相连的耍须；而已婚女性的头帕则成为 “郜

幅”，由两块青色或藏青色 “风筝”形头帕包裹锥

形竹编框架而成；

（４）川黔滇方言之十五：未成年男孩不戴套

头，成年男性包青色丝帕套头；女孩留长发至十

三、四岁后剪下来，将部分头发搓成细头索后全部

与真发一起绾成发髻。

可见，苗族普遍通过发型的改变来区分成年与

未成年以及婚否状况。作为过渡礼仪的一种表现形

式，发型对于苗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心理和现实

意义。即使是在现代社会，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必须

要到１８岁，传统的成人礼在法律或生活层面上不

具备现实意义，但苗族人民依旧遵循着传统的成年

礼仪，通过改变发型或是服饰等来确立一个人的身

份和在族群中的地位及行为标准。

２．男性成年礼：改名及立竹王

蒙正苗族男性同样在１２岁左右便要改变发型，

佩戴六角帽，这是一种较为明显但并不隆重的成年

礼仪，传统上经过这一礼仪后的男性便可与参加
“晒月亮”“跳花”等恋爱社交活动，可以自由选择

心仪的对象，经过交往后可以通过媒人向女方家族

提亲等。但是考察蒙正男性人生的重大礼仪我们可

以发现，男性的成人礼尚未结束，在结婚后还需要

举行两项重要的人生礼仪，即在婚礼第二天举行的
“改名”和婚后视财力等具体情况举行的 “立竹王”

仪式，这两项仪式同样具有成人礼的特征。

改名：婚后第二天，家族中要给新郎取个成人

名，舍弃自幼使用的乳名，名字由家族中事先商定
（不能与祖辈重复），只让姑爹知道。在堂屋中摆一

桌酒席，中间桌上用一棵竹签穿上猪尾巴，由主持

人用手一拨，猪尾巴转对谁，谁就要给新郎猜个

名，猜不着就罚喝一碗酒。待猪尾巴转对姑爹时，

姑爹就给新郎猜个名，此时姑爹给新郎猜的这个名

得到家族中的认可，就先敬姑爹三碗酒，请姑爹到

大门外当众宣布。姑爹身披着蓑衣站在大门外当众

宣布，大家从今以后只能用新名字称呼新郎。

“立竹王”：是一系列复杂而隆重的仪式，在这

一阶段包括 “安竹王位”、 “束竹王偶像”两大程

序，要祭祀母猪，邀请祭司来家中操办仪式、用刺

竹来制作 “竹王像”、掩口舌、举行庆祝活动等等，

才能得到祖先认可，在世时能得到护佑，死后亡人

身上需佩有 “竹王像”上的竹片作为凭证，灵魂才

能回归先祖之处。

在蒙正苗族的观念中，完成了改名、立竹王仪

式的蒙正男性才算是得到了先祖的认可，可以独立

成人，成为一家之主。

三、蒙正苗族成年礼仪边缘性的体现

范热内普在研究成人礼仪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区

分 “生理成熟期”和 “社会成熟期”的主张。成人

礼仪并不意味着生理成熟，更多是一种社会性成

熟，象征社会集体对个体的认定和期待；而结婚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理性成熟，能够为族群完成繁衍

后代的重大责任，能够作为家庭主要成员贡献力

量、承担族群基本单位的职责，象征着个体完成了

身份的彻底转换。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阈限，成人

礼仪完成了从童年到成年的转变，而结婚礼仪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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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礼仪的最后确立 （其中还存在着订婚这一边缘

礼仪）。

也即是说，个体在履行完成年礼后，进入了一

个特殊的阶段，他既不是稚嫩的儿童，但也并没有

成为完整的、被社会所认可的 “成年人”，只有当

他在 “成人礼———婚礼”这个时期完成了一系列的

仪式后 （学习参与一定的社会事务、恋爱、成婚），

他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个体，可以脱离其原

本的家庭 （观念上，不一定是分家等具体结构的改

变）成为一家之主。范内热普理论中的 “边缘”是

一个中性词汇，更准确的是指一个持续性的过渡时

期。这一边缘性主要表现在成人礼仪是对婚恋活动

的衔接，以及在正式成人前处于一个过渡性的边缘

状态。

１．男性成年礼仪的 “边缘性”

一般来说，成年礼仪是在婚前举行，然而蒙正

男性的两个重要礼仪都是在婚后完成，这恰好体现

了其成年礼仪的过渡性。与其他的成人礼仪相比

较，蒙正苗族的男性成年礼仪更具有特点，除了标

志着儿童至成人的过渡，另外一整套礼仪本身所表

现出的时间跨度、仪式特点、心理变化等，都体现

了范热内普理论中的 “边缘性”。

蒙正苗族男性成人仪式的第一阶段是１２岁时

的戴帽，这标志着男性开始进入成人世界，获得了婚

恋和一定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二阶段是男性成婚后

的“改名”仪式，其中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在于该男子

孩童时期的乳名至此时才完全被舍弃，而并非是在

十二岁时就改变名字，这意味着男子过渡至此阶段

才获得了另一个成人身份的标志———成人的名字。

而对于蒙正苗族来说，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
“竹王”祖先的认可，成婚后男性均可通过 “立竹

王”的仪式来获得这一成人标志。在蒙正苗族的传

说中，先祖 “多同”诞生于顺水漂流而下的竹筒

中，后繁衍出此支系，至今蒙正苗族家中均供奉用

刺竹制作而成的 “竹王像”。一般来说蒙正苗族男

性均要供奉竹王，但因仪式复杂，财力负担有限的

家庭可能存在 “父供子不供”、 “一家兄弟中长子

供”、“一辈兄弟中长兄供”等情况，女性不作为一

家之主，所以不供竹王。举行立竹王的仪式，标志

着该男子独立成为一家之主。

原镇宁县政协主席杨文金先生本人便是蒙正苗

族，长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发掘与保护，是研究

蒙正苗族的专家。２０１７年９月笔者及项目组成员

共同探访了他，并实地考察了蒙正苗族的村寨，根

据杨文金先生提供的资料也可以看出， “立竹王”

仪式作为成人礼仪的特征及其对于蒙正苗族男性的

重要性。杨文金先生提到，蒙正苗族男性如果一生

中没有 “供竹王”，死后没有带着 “竹片”到祖宗

那里去报到，哪怕是８０岁的老人，也得不到祖宗

的承认，只能当小孩看待。从仪式举行的时间上也

可以看出，一般在婚后就举行的仪式，假设由于各

种原因婚后没有及时举行，年老后其个人和家族也

要举行供竹王仪式。

从上述礼仪对于蒙正苗族的意义来看，可以清

晰地看到，其成人礼仪体现了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

理论，蒙正苗族男性的成人礼呈现出了一个时间

性、心理性的阈限，从戴帽、“改名”到 “立竹王”

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男性经过一环环的礼仪最终

达到被聚合入成人这一群体。

此外，从戴帽到立竹王为止的蒙正男性处于范

热内普认为的 “边缘”状态。蒙正男性通过改变发

型这一分离礼仪从儿童群体中脱离出来，经过一定

时期 （恋爱、订婚、结婚），最后通过婚礼、改名、

立竹王等礼仪聚合入成年群体。处于边缘时期的蒙

正苗族男性，身体上逐渐成人化、性成熟化，能够

承担劳作和生育的职责，心理上正好进入青春期，

有恋爱和独立的需求；社会给予这一群体一定的特

殊照顾，给予他们恋爱的自由、参与并学习社会事

务的权利，精神上也逐渐成熟，可以成家立业。最

终的成人确立于结婚这一重要阶段。

２．婚恋活动的 “边缘性”

在生产力较落后的时代，对于苗族这样历史上

长期流散、久居于贫瘠环境中的少数民族来说，族

人的成年和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这意味着一批

新劳动力的形成，同时族群的繁衍能够得到有力的

保障。人口是族群生存的基础，缺医少药的条件下

孩童的成年率并不高，每一个孩子能够顺利成长到

一定年纪，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而男女之间的恋爱

与婚姻又意味着劳动资源的再整合，并为将来提供

了再生产的核心动力。因此在苗族的观念和习俗

中，成年与婚姻是前后相接的阶段，“成年”意味

着可以开始恋爱活动，可以选择婚姻对象并组成家

庭，婚姻中的一些礼仪也代表着对个体成年的社会

认可。“婚姻才是现代苗族人心理意义上的成年礼

仪，它标志着人的成熟和社会角色的完全确定，具

有重要的意义。”［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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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成人礼仪给婚恋活
动提供了一种 “正当性”，使得自由的恋爱交往、

乃至私奔具有了伦理基础，也为族群的生存延续提
供了保障。苗族自古以来崇尚自由恋爱，男女青年
在成人礼后便可以参加 “跳花” “晒月亮”等社交
活动，遇见心仪的对象可通过交换定情信物的方式
确立恋爱关系，稳定后男方便可向女方正式提亲。

《安顺苗族》一书概述中提到苗族恋爱风俗：
“山野间恋爱之男女，有男拉女者，有女拉男者，

挽劝者，怂恿者笑语喧，其乐融融，家属不加干
涉。此苗人之极乐天、自由地，盖以俗使然，方之
西俗自由恋爱，并不稍逊。”［５］４这种相当自由的恋
爱方式正是以男女的成年为界限，不论是出于族群
繁衍的集体意识，还是满足男女青年正当的生理心
理需求，成人礼仪都为男女青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
理由，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保证。以 “晒月亮”为
例，顾名思义在夜晚举行，年轻人自行邀约到固定
的场所，交谈、对歌、相互认识，这里并没有父母
长辈的严格监管，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无法正
常交往的男女青年甚至可以利用 “晒月亮”的机会
私定终身。

此外，男女私定终身之事虽非常规，但也在情
理之内。蒙正苗族有 “引婚”的习俗，如女方已有
父母媒妁之婚约却又想另嫁他人，或是一对男女恋
爱后男方拿不出彩礼钱的情况下，男女双方假装
“晒月亮”，待到夜深人静，女方悄悄地回家，把自
己早就收拾准备好的衣裙、首饰等随身行李递与男
方，并跟随男方一起到男方家去。女方进门时，早
有准备的男方家请一老年人提着一只公鸡在女方头

上绕三转进行 “扫鸡”，之后女方就正式成为男方
家的人了，得到了当地苗族群众的承认。成年礼仪
之后，个体对自身婚姻、生活的取舍所拥有的自主

权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所以悔婚、逃婚、私定
婚事等非常规行为在苗族人民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被

接纳，同时也表现出苗族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
勇气。

结　语
蒙正苗族的成年礼是对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理论

的印证。蒙正苗族通过发型的改变，将个体从孩童
过渡至成人阶段，使之获得人生下一阶段所应具备
的身份、权利等，并且在这一阶段赋予了男女青年
婚恋活动的自由。而蒙正苗族男性的成人礼仪从戴
帽开始持续至婚后 “立竹王”仪式的完成，展现出
了一个明显的时间上、心理上的过渡阶段，体现了
过渡礼仪亚分类中 “边缘礼仪”的特点。通过对蒙
正苗族成年礼仪的研究，可以从理论上加深对该民
族的认识，同时使 “过渡礼仪”这一经典理论得到
实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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